
Mahowan，一九三七．夏 

 

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旬，中央山脈東麓的 Mahowan社傳出另一件祭事曆

的下落，《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來自花蓮港廳的消息： 

 

〈布農族的秘寶—珍品繪曆下落漸有頭緒 創作者家族居住鳳林 若

發現將以相當價格購入〉 

【花蓮港電話】關於去年傳說自臺中州移住鳳林支廳 Mahowan 的丹

蕃，秘藏紀錄布農族歲時祭儀活動的繪曆，花蓮港廳理蕃課雖委託鳳

林支廳展開調查，但尚難以掌握持有者為何人，直到最近才有點頭

緒。前述繪曆創作者的家人為 Hamolu Manququ，現居於 Mahowan 社

四番戶，調查該戶人家後，得知搬到 Mahowan 社以前，使用此繪曆者

是丹大社一個名叫 Bilian Manququ 的人，但當時不知其行蹤。當局表

示此一物件對布農族而言是非常貴重的物品，懷疑有所隱瞞，或許提

出相當的金額，對方願意出讓。目前花蓮港廳警務課正向警務局交涉

中，橫尾視學官七月前往臺東廳出差應該會順道到 Mahowan 社調查。 

 

我們無從得知這一則報導引起多大的注目，但絕對令橫尾廣輔雀躍不

已。《臺灣日日新報》預告橫尾視學官將趁出差之便前往察看，顯然橫尾對

此事早有所知，甚至有意收購，無論如何都要拿下這件祭事曆的意志既強

烈又堅定。身為臺灣「蕃地」文教相關事務最高主管，祭事曆屬於橫尾的

業務，他個人對此奇物似乎也十分著迷，甚至在自宅安置了一件複製品。 

世事連環相扣。一九三四年秋天橫尾視察新高郡，不久寫了一篇關於

祭事曆的文章，他的同事齋藤康彥警部對此甚感興趣。半年後，齋藤奉派

前往新高郡，跟著橫尾的腳步，在入春三月的差旅途中遇見一個名叫伊藤

保的理蕃警察，相談之際無意中提起祭事曆。 

這一趟出差為齋藤帶來不小的刺激，一回到臺北就以〈莫測高深的布

農族文化〉如此聳動的標題，在《理蕃の友》描述差旅見聞： 

 

……印象中，某位臺北帝國大學學者曾經說過，若仔細尋找必能進一

步發現其他繪文字的存在。果不其然，我於今年三月底至新高郡公務

出差時，丹大駐在所的巡查部長伊藤保先生告知我有關繪文字的新發

現。根據他的說法，約莫昭和五年，他發現丹大駐在所轄區內 Haba-an

社的祭司 Bilian Manququ 擁有雕刻繪文字的木板。將其與稍早發現的

Qanituan 社繪文字相比，Bilian 持有的木板尺寸稍小，約兩尺，但木板

上雕刻的繪文字彼此幾乎雷同。遺憾的是，Bilian Manququ 後來因為秘

密交換搶枝遭到警察追究，自覺身家性命危險，便和獨眼的弟弟



Hamolu Manququ 與 Nitupalu Manququ 等人於眧和五年的夏天舉家逃亡

至花蓮港廳鳳林支廳轄內。身為兄長的 Bilian如今業已病亡，但我相

信木刻畫歷必定仍然完好保存著，目前已照會花蓮港廳進行調查，相

信有朝一日必能繼續發現第三件、甚至第四件。…… 

 

齋藤對祭事曆的興趣不亞於橫尾，他在已知祭事曆的「祭儀行事曆」、

「祭儀備忘錄」此一主要功能外，率先探討這個「為了祭祀而使用的物

品」與曆法及天文的關係，還舉例說明布農族人擁有「曆」的觀念，最令

他驚訝的是，布農族人知曉閏年觀念。順帶一提，齋藤提及臺北帝大某教

授認為還有其他繪文字云云，該教授或指田崎仁義博士，但田崎博士未執

教於臺北帝大，只是有一天在日本收到一個署名「Formosa K生」的準匿

名人士好意寄送的《臺灣日日新報》剪報，報導中提到祭事曆使用「繪文

字」（田崎用詞），令他甚感興趣。 

伊藤保究竟說了什麼？ 

伊藤保是深遠的丹大駐在所巡查部長，官銜與齋藤相差一大截，不過

他講述的故事讓後者聽得津津有味印象深刻。齋藤並未完整記述細節，聽

聞齋藤轉述的橫尾卻念念不忘，兩年後撰文仍不禁回顧這一段「關於往事

的往事」。 

那是一九二七（昭和二）年左右的往事，當時伊藤保還是一個小巡

查。有一天，他前往丹大駐在所轄下的 Haba-an—一個位於丹大社東方的布

農族部落，更深遠，更靠近中央山脈主脊—走進祭司 Bilian Manququ家

中。伊藤保說當時 Bilian看起來五十五、六歲，引起伊藤保注意的不是祭

司的年齡，而是一片掛在祭祀台的木板，外觀黝黑，上有雕紋，用途不

明，也不知意義為何。後來，伊藤保又去了幾次，發現 Bilian非常愛惜那

塊黑木板，可以說到了寶貴的地步。Bilian的舉動相當奇特，伊藤保不禁好

奇，詢問那到底是什麼。Bilian只簡短答說用來祭祀，一點也沒有進一步解

釋的意思。伊藤保沒在意，也沒追問用法。不久，Manququ一家秘密交換

槍枝的消息不知為何走漏，唯恐遭到警察追究，乾脆一走了之，翻山越嶺

去了花蓮。 

齋藤本來就相當關注橫尾一年前那一篇關於祭事曆的文章，聽完伊藤

保一席話，直覺那塊不知何物的黑木板就是祭事曆，回到臺北立刻向橫尾

轉述。布農族人懂不懂天文，橫尾不在意，全副心思都被可能存在的祭事

曆佔據了。雖然這一條線索稱不上確切的訊息，但哪一件需要證實的事情

不是如此？根據齋藤的轉述，Bilian已經死亡，家人可能住在 Mahowan。由

於消息來源尚稱可靠，橫尾信心滿滿，立即照會花蓮港廳請求搜索，急切

之情溢於言表，感覺更像迫不及待下令地方非找到不可。 

至遲一九三五年四月間，花蓮港廳接獲理蕃課的「照會」，對於來自總

督府的請託，地方不敢怠慢，立刻督促祭事曆疑似所在地的鳳林支廳配



合，鳳林支廳又要求明確被點名的 Mahowan駐在所全力搜尋。Mahowan駐

在所設立僅約半年，全體上下從巡查部長、巡查到警手想必挨家挨戶質問

那塊黑木板的下落，至於 Manququ一家，無庸置疑，一定遭到強力而密集

的「問候」。 

從一九三三年春天到一九三五年底，正是丹社群人大舉「集團移住」

至 Mahowan之時，丹大溪流域 Telusan以東包括 Haba-an、Ka-alan（卡阿

郎）、丹大……等各社被迫遷到 Mahowan，遼遠的丹大溪流域漸漸「清

空」，一九四○年完成「集團移住」後就再無人常住了。 

不像其他移住地事先建設，丹社群人陸續抵達後，Mahowan才開始規

劃，一九三四年十月新設駐在所，廳舍則新建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

日。丹社群人湧入 Mahowan，人口愈來愈多，一九三三年十五戶一百三十

二人，之後快速增長，一九三七年攀抵高峰一百三十三戶一千一百四十九

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Mahowan的警察一定忙碌不堪，一邊安

撫、控制被迫到此安家落戶的布農族人，一邊應付鳳林支廳、花蓮港廳甚

至總督府催促搜尋一塊沒人見過的黑木板，費事又少有頭緒，內外交逼，

想必有苦難言。 

找尋祭事曆下落這件任務，兩年之間沒有突破，雖然伊藤保早已提供

線索，給了一個人名一個地點，Mahowan方面也認定 Mahowan的 Manququ

一族擁有祭事曆，但幾經尋訪，無論怎麼問，Manququ一族就是不鬆口，

一概回答不知去向，無意承認握有這件不常見的器物。 

一九三七年夏天，在花蓮港廳再次督促之下，終於從遙遠的 Mahowan

傳來可能尋獲祭事曆的消息。橫尾得知後雀躍不已，再度趁著出差搭乘火

車至臺東廳途中，先於鳳林車站下車，與鳳林支廳長荒尾角次見上一面，

詳細告知他聽來的 Haba-an祭事曆的外觀。兩人商議了探索的方向，橫尾

又一次懇切地請求協助，交代完了才上車繼續公差行程。 

身為總督府官員，橫尾當面向地方官員提出的請託奏效了。我們不知

道荒尾支廳長用了什麼方法要求部屬，也不知道 Mahowan駐在所巡查部長

平良正市究竟如何仔細搜尋，總之他們不負期望，終於問出 Haba-an祭事

曆的下落。 

原來幾年前 Manququ一家匆匆東遷，擔心祭事曆半路丟失，乾脆留在

中央山脈另一邊，仍然嚴密地在老家藏著。平良部長立刻命令持有者

Hamolu Manququ交出東西，要他即刻帶上兩個年輕人，火速前往 Haba-an

取回祭事曆。Hamolu照辦，而且速度驚人，已知祭事曆七月十日送抵

Mahowan，據此推測往返可能只花了五天。 

祭事曆下山途中，橫尾也正踏上歸途，好消息傳來，他又一次在鳳林

下車，迫不及待直奔 Mahowan。七月十二日，橫尾與荒尾支廳長連袂前往

Mahowan，親自拜訪 Hamolu。橫尾拿起傳說中的黑木板，仔細察看，尺寸

大致符合伊藤保的印象，表面不如他描述的那麼黑沉，但確實遭煙塵燻



附，陳年使用的痕跡十分明顯，雖說都是祭司「為了祭祀而使用的物品」，

但外形或雕刻圖紋都和 Qanituan祭事曆不一樣，這是最令人在意的差異。

儘管如此，親自「鑑定」後，橫尾斷定眼前的黑木板為祭事曆無誤。 

視學官橫尾一步步接近目標，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他明確表示希望

Hamolu讓出祭事曆，如《臺灣日日新報》一個禮拜前所預告的，官方願意

價購，不會讓 Hamolu白白交出傳家寶。一開始 Hamolu沒答應，我們不知

道他有何盤算，也不清楚拉鋸的經過，只知最後交涉成功，Hamolu終於妥

協，條件是「將近鳳林支廳長一任的費用」。 

荒尾角次於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間擔任鳳林支廳長，為五級判任

官，月俸八十五日圓。《臺灣日日新報》所謂「一任」語焉不詳，若指年

薪，則雙方協議的金額超過千圓。那一年花蓮港街（今花蓮市）一升（約

七百公克）蓬萊白米零售均價二七．八錢（一百錢為一日圓），花蓮港廳

（今花蓮縣）一頭水牛均價五十一圓。如果橫尾確實如此應允，則 Hamolu

妥協的代價相當於水牛二十頭或白米兩千五百公斤，相當可觀。 

交出哥哥的寶物換得金錢，Hamolu有何感想無人知曉，但過程可能未

必如橫尾所說「欣然讓出繪曆」或「對方很爽快地表示願意讓渡」。 

《臺灣日日新報》彷彿追蹤重大案件，橫尾如願將第一件 Haba-an祭

事曆帶回總督府，次日消息即見報。這篇報導提及橫尾取得祭事曆的過

程，大致如前文，比較特別的是關於此件祭事曆的描寫，除了尺寸大小，

錯誤百出，看來是不在場的撰稿者或編輯翻出十幾年前的報紙剪貼外加想

像的成果，末了還將文責推給遠在 Mahowan的 Hamolu和警察： 

 

〈終於發現布農族的祕寶繪曆—派遣蕃丁到臺中州丹大社 讓渡交涉

成功〉 

【花蓮港電話】前略……。這次發現的繪曆與大正十四年（一九二

五）發現的第一個大同小異。可說是與布農族創作者有關的第二個繪

曆。此繪曆長一尺多，幅寬約七至八寸，板上橫向雕刻著繪文字，記

錄著整年度的歲時活動。這次發現的原板看起來很有歷史，有磨損消

失處，三十四年前再度覆寫，所以確認是真品無疑。恐怕除此之外，

在布農族找不到這樣的物件了。布農族人據此繪曆而知每年的歲時活

動及農耕祭儀等，而持有者據此向族人口傳，故此繪曆為布農族的傳

家祕寶，對外族而言是秘密。……以上是 Mahowan 社警察聽持有者所

說。 

 

Haba-an的 Bilian Manququ或許聽說 Qanituan的祭司創造了 iși-lu-lusɁan

這種聞所未聞的器物，但多半未曾見過。無論如何，當他試著創作自己的

祭事曆時，並未參考也未模仿 Qanituan的祭事曆，兩者的外形明顯有別，

絕非報端所說的「大同小異」，此外，Bilian也發揮智慧、經驗與想像力，



創建了一套個人專屬的符號系統。橫尾對祭事曆著力甚深，他的描述最值

得注目： 

 

（Bilian 的）繪曆的形狀……為長方形，和 Qanituan 的相較明顯不

同。……縱列分為七格，橫列分為十三格，總共區分成九十一

格。……材質是檜木。雕刻方面，比 Qanituan 社更有藝術性，特別是

橫列上的人形，令人感到豐富的原始氣息。 

 

關於 Bilian的祭事曆，可信的紀錄只有伊藤保、齋藤康彥及橫尾廣輔

等三人的見聞與描述，他們從未提及 Bilian「三十四年前」曾覆寫祭事曆

板，《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值得持疑。 

Bilian翻山越嶺，在 Mahowan生活了三年左右即過世，弟弟 Hamolu繼

承了他安藏於故鄉的祭事曆。Hamolu從沒想過回去 Haba-an將哥哥的遺物

帶到 Mahowan，他不是祭司，根本用不到—來到 Mahowan的 Bilian也不再

是祭司—花蓮的新家園和西部老家的風土不一樣，聚落所在地海拔不一

樣。日本人讓許多事物變得不一樣，從前 Haba-an的祭事曆，不適用於現

在的 Mahowan。 

Hamolu聽哥哥說過祭事曆，如何使用卻不甚明瞭，他只是擁有哥哥遺

留的寶物。嚴格說來，Hamolu從未盡保管之責，甚至從未真正擁有 Bilian

的祭事曆，除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初那一趟非自願的返鄉之旅。或許他也想

不通為什麼一個日本大官對老家的 iși-lu-lusɁan那麼感興趣，那不是只有布

農族祭司才用得到的「過時的」東西嗎？不過，由於突來的「因緣」—或

命令—Hamolu才有機會在急於星火的旅途中，短暫擁抱了哥哥—或者舊部

落、舊時代—的遺物。 

儘管不完全理解祭事曆，Hamolu仍應要求描述那九十一個格子的意

義。他一邊說，平良巡查部長一邊紀錄。經第二人 Hamolu轉述、第三人

平良正市翻譯，從口說布農族語到書面日文，祭事曆圖紋解說終於送到橫

尾廣輔手上。橫尾感謝平良部長的用心，卻對這份「輾轉」而得的手稿感

到有些不解，曆板上有的格子明明空無一物，為什麼也有儀式活動的解

說？是不是 Bilian想不出合適的符號？ 

Hamolu也說不出理由，即使他是「填滿」空格又是當時最「接近」祭

事曆的人。 

 


